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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悦读悦读文化周刊 烟海e家
客户端

值此《烟台日报》创刊80周年之际，
我的心头涌上了无比激动和荣幸的浪
涛，因为，我曾在此工作了30多年。作为
报社的一分子，怎能不激动万分！

在这20多年里，有多少个令我难以
忘怀的点点滴滴。可是，令我受益最大、
最让我难以忘怀并感恩的，是她教会了
我如何做人。自来到烟台日报社那天
起，一直到退休，到我85岁的今天，我一
直遵循着她的教诲去做人做事，由此养
成的优良习惯，让我在耄耋之年回顾往
事时，能够无愧无悔，心安理得。

我是1984年5月10日来烟台日报
社报到的。当时《烟台日报》由“小报改
大报”，扩招了一部分人员，我便是那时
从莱阳宣传部调到报社的。

到报社安顿好后，我们这些“新人”的
第一堂课便是“职业道德”课。因为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很少见到记者，人
们对记者这个职业感到很神秘，所以记者
无论到哪里，都会被当作贵宾，“无冕之
王”的称谓对当时的记者是非常贴切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记者忘乎所以，严重
损坏了新闻记者、新闻单位的声誉和形
象，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针对这种情
况，报社领导特别重视对“新人”的职业道
德教育，把它放在业务学习之前。

我至今仍记忆深刻的是，领导苦口
婆心地对我们说：“社会上的人们之所以
尊重记者，把你们当成贵宾，不是因为你
个人多么能多么棒，多么有本事有水平，
而是因为你头上顶着‘烟台日报’四个
字，是因为你披着‘新闻记者’那面‘大
旗’，没有了这个头衔，你试试。”报社领
导深情告诫我们：“务必低调做人，高调
做事。”这番话，强烈触及了我的心灵。
我将它奉为信条、牢记在心，切实落实到
了我的工作和生活中。

那是1986年，我们记者部新来了一
位刚毕业的大学生小代，我带着他一起到
乳山县采访（当时威海还没有单独设市，
乳山县还属于烟台）。我们到了乳山汽车
站下了车，小代就要我给乳山宣传部打电
话，让他们派车来接。因为我到乳山采访
过，知道宣传部离车站很近，步行也不过
十分钟，就说：“宣传部离这儿很近，我们
走过去就行了。”小代说：“那不行，那样我
们不是掉价了？”我几乎是用训斥的口气
怼他：“走过去就掉价了？我们有什么
价？不要到了报社就学着摆谱！”他红着
脸跟着我步行去了乳山宣传部。

后来，这位小代回到老家某县的一
个乡镇中学当了教师。

还有一次，我到某县一个镇采访，从
我住的宾馆到这个镇有好几十里远，当
地的宣传部专门派车送我们。上世纪80
年代，轿车还比较少，有人对乘坐轿车的
人有一种莫名的反感。当我们的车走到
一个村头时，正好遇见五六个人在伐树，
一棵不算很大的树横躺在路上。我们的
车到了树前，那几个伐树的人还坐在那
里，几乎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司机想
叫他们把树搬开，我连忙阻止：“千万不
要坐在车上吆喝人家。他们想搬早就搬
了，你坐在车上吆喝他们，他们才不会给
你搬呢，还是咱们自己下去搬吧。”我和
宣传部的通讯员以及司机，下车把树搬
开，继续赶路。这时我发现，那几个人看
向我们的眼神变了。

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带领穷乡僻
壤的村民脱贫致富的村党支部书记。那
天，乡里没有车接送我们，宣传部也没
车，我便说：“能不能找到自行车？我们
骑车去。”于是，我和通讯员一人骑着一
辆自行车赶往那个村。采访完，我们也
没有麻烦人家，骑车回到县城吃了便餐。

还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
到家乡采访，顺便去老家看望70多岁的
父母。回家后，看到他们还在吃玉米饼
子，就想给他们买点小麦。到哪里买
呢？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采访过的一个村
党支部书记，他们村是泊地，小麦多。找
到他一说，他满口答应，给我磨500斤面
粉，并派车送到我家。后来我去找他算
账，可他一拖再拖，总说不忙，以后再
说。可我总觉得是块心事。其他人对我
说，你真死心眼，人家那是给你的，不用
你算账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执意要结
账，以至于那书记都不耐烦了。后来，我
在村委办公室，当着众人面，高声对书记
说：“这会儿，咱们把小麦钱结了吧。”他
这才无可奈何地叫来会计给我算了账。
结完账，我如释重负，一直轻松到现在。

如今，我已退休25年，已经是耄耋老
人了。我从心里感谢当年《烟台日报》的
领导在我刚到报社时给我上的“道德教
育课”，让我无牵无挂地安度晚年。

近几年，从企业到机关事业单位，都
把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放在了第一位，强
调“做事先做人”。我心里想，《烟台日
报》早在40多年前就这样做了，我深感
荣幸，不胜感慨。

我与《烟台日报》结缘已40多个春秋，她
是我的良师益友，为我指点迷津，激励我奋
进，引领我前行。

上世纪70年代，农村精神食粮极度匮
乏，几乎见不到书报。邻居是技术队的技术
员，经常把全村唯一的一份《烟台日报》带回
家，我便经常到他家“蹭报”。通过读《烟台
日报》，我了解了国内外的大事小情、实时消
息，增长了见识，拓展了知识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中专毕业后参加
了工作，在办公室任打字员，每天负责收发
报纸，常与《烟台日报》打交道。

《烟台日报》是烟台人自己的报纸，有浓
郁的胶东特色。在资讯不发达的时候，《烟
台日报》作为一个地区的权威报纸，是人们
获取信息、了解时事、丰富阅历、增长知识的
主要途径。记得上世纪80年代，《烟台日报》
有个“蜂蜜与蜂刺”的漫画栏目，在国内很有
影响力，栏目名还是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亲自
题写的。一天，我画了一幅漫画，壮着胆子
投给了《烟台日报》。没想到，责任编辑曲凤
鸣很快便来信鼓励我，要我继续努力。曲编
辑还说，漫画就是讽刺与幽默，它虽然不能
解决实际、具体的问题，却可以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从而引起读者深思，这就是漫画创
作的目的。

后来，因工作需要，领导安排我写新闻
稿件。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比较陌生，怎么
写？写什么？从哪下手？我一头雾水。于
是我开始每天看《烟台日报》。《烟台日报》有
个老编辑叫张志卿，是莱阳人。有一年他回
老家，我立即登门拜访。张编辑耐心地告诉

我，新闻的五大要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五个
要素分别是：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因。
张编辑鼓励我多看报，多积累，慢慢就会掌
握写新闻稿的要领。

《烟台日报》是活教材，是我学习、借鉴、
勇毅前行的“工具书”。看了一段时间后，我
的“胆子”越来越大，冒昧地把稿子投给了曲
编辑。曲编辑不但没有嫌我的文章糟糕，还
不厌其烦地为我润色、纠错。功夫不负有心
人。1995年，我写的《小蛇也敢吐大象》的消
息，获得《烟台日报》“野夼杯”短消息大赛一
等奖，我还多次被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之后，我采写的《亿元村书记闯“三关”》
《救灾英雄石风科向河北灾区送三千斤鲅鱼》
《引进人才二百，新增产值两亿》《农民出巨
资，培养翻译官》《放下经理大架子，拿起养猪
瓢把子》等通讯，先后在《烟台日报》上发表，
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我也连续十年
被莱阳市委宣传部评为“十佳通讯员”，被《烟
台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我觉得，读报和写
作其实就是接受教育、领悟思想、积累知识、
升华境界的过程，而陪伴我一路成长进步的，
就是《烟台日报》这位启蒙老师。感谢甘为他
人作嫁衣裳的日报编辑，他们润物无声，一路
陪伴着我，给我养分，让我快速成长。40多年
来，我先后在《烟台日报》《烟台晚报》发表新
闻、文学作品800多篇。其中，2024年我在两
报上发表文学作品30多篇。

春华秋实，硕果累累。
《烟台日报》是烟台跨越发展、加速崛起

的辉煌历程的见证者；是有温度、有浓度、有
广度、有深度、有厚度的党报党刊。202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
划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这一年，《烟台日报》
重磅推出了“我和我的烟台”系列报道，形象
地反映了时代进步的声音，传递出人民对社
会的呼唤和需求。很多笔墨，可以说是永恒
的、不朽的。

作为精神的领地、思想的家园，《烟台日
报》总是将思想性、文化性、趣味性、知识性
相融合的文章，组合成雅俗共赏的版块，成
为读者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特别是理论
版，有责任、有担当、有新思想、新见解，成为
我们心中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80年，对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
短暂的一瞬，而对于《烟台日报》来说，这可
是光荣、荣耀、辉煌的80载风雨历程。从过
去的4版小报到后来的12版大报，从黑白到
彩色，从单一的纸媒到如今的融媒体，一张
张报纸串联起许多难忘而动人的故事，见证
时代发展，反映社会变迁。

如今，我依然喜欢《烟台日报》，因为她
是一本内容丰富的“百科全书”，可以让我学
到许多有用的知识；因为她是成长的乐园，
是众多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读《烟台日
报》，可以纵览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
可以掌握稍纵即逝的市场信息，也可以获知
大千世界的精彩。

《烟台日报》将伴随我终生，永远是我的
精神食粮和良师益友。

祝《烟台日报》越办越好！
（孙瑞，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曾是《烟台

日报》通讯员，现退休在青岛居住。）

《烟台日报》即将迎来80周岁的生日。
这段时间，看着报纸上关于日报的种种往
事，我总会想起我们尊敬的老领导、《烟台日
报》原副总编辑石学顺同志。

在漫长的报业生涯中，不论报社如何变
迁，也不管自己被安排在什么岗位上，石学
顺都能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为他人作嫁
衣裳”，为发展烟台的报业默默地作着自己
的贡献。在报社历届领导人中，他不愧为德
高望重、口碑最好者之一。他在烟台报业的
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我有幸与石学顺结缘，是1961年《劳动
日报》撤销后，我被调到《烟台日报》时。当
时，他是报社副总编辑，我被分配在“工业财
贸室”做编辑工作。因为石学顺分管工财方
面的报道，所以，我与他接触的机会便日渐
多了起来。那时，大家没有称呼领导职务的
习惯，我们大多喊他“老石”。石学顺为人忠
厚、正直、老练，属于外冷内热的“暖水瓶”式
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认定他是个
值得尊敬和信赖的领导。

石学顺坚持党性原则、不忘初心、爱岗
敬业，甘愿坐冷板凳。他于1958年开始任烟
台日报社副总编辑，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不
挑食、不偷懒，兢兢业业，深耕细耘，一心“爬
格子”，一爬就是20多年，直至退休。他忠诚
于党的新闻事业，像哨兵一样忠于职守，从
来没有改行的想法。他干副职的时间长，先
后陪过四五个“一把手”。不管谁是一把手，
他都能不计名利，任劳任怨地甘当副手。
1963年春，烟台日报社撤销后，他被调去创
办《烟台工人报》，任总编辑。接到通知后，
他愉快地走马上任。需知，当时他的工资级
别是15级，是名副其实的县级干部。这次被
调到县级市去干总编辑，属于科级职务。我
们曾暗中为他鸣不平。可是，他没有半点怨
言，也没有情绪低落。他带领全社同志努力
工作，按照上级要求，使《烟台工人报》于当
年5月1日如期出报。这足以说明，石学顺
对党报的热爱，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石学顺的党性强，表现在他在恶劣环境
中始终不忘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有的事情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却使人记忆
犹新。“文革”开始后，石学顺很快被造反派夺
了权，采编人员也都停工不上班。一时间，报
社内外一片混乱。陌生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报
社，好像逛集市一样，把编辑部的每个办公室
都看个遍。还有的人趁混乱之机，在光天化
日之下，往报社扔石头、砸玻璃。石学顺心中
焦急万分。他担心夜间大楼因无人值守而遭
遇不测，便来到青年记者宋世民的家中，恳切
地劝说宋世民去值夜班。宋世民心中也很害
怕，有心谢绝这个差事，可当他看到石总那急
盼的眼神时，心一下子软了下来，胆子也大了
起来，一口答应了石学顺的要求，最终很好地
完成了值班任务。如今年逾80岁的宋世民，
只要提起这件事，总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
当时石总在自救不暇的情况下，仍时刻关心
报社的安危，想方设法保护报社的财产安全，
实在难得，令人敬佩！

为了把报纸办好，石学顺不论是当副手，
还是当一把手，都很重视采编队伍的建设。
特别是在用人的问题上，他从不徇私情，不拉
帮结派，总能做到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在创
建《烟台工人报》时，除了有一部分采编人员
是从《烟台日报》调过来的，其余的只能在市
区配备。为此，他广泛征求我们的意见，委托
我们积极为报社选调人才。他要求新人不光
要有写作能力，而且必须品德好。我们按照
他的要求，在市区基层单位物色了一批新
人。像刘淑轩、宋世民、赵修基、张洪波、房新
民、刘铭恕、刘文明等，都是由我们推荐、经石
总考察后调到报社来的。这些新同志有实际
工作经验，干劲也足。通过传帮带、互教互
学，他们很快便成为出门能采访、回屋能编
写，集编辑与采访于一身的新型新闻人才，有
的还成为业务骨干，才使得《烟台工人报》不
仅能按时创刊，而且越办越好。

石学顺作风正派，平易近人，从来不以
领导自居，不在下级面前摆架子、打官腔。
在日常工作中，他遇事总愿与我们商量，耐
心倾听我们的意见。他从不以不知为知，从
不以不懂装懂。有一次，他审阅一篇文章
后，觉得标题不够理想，于是便想去找编辑

们帮忙想一个新的标题。他手持文章，刚走
出办公室，便遇到了一个年轻编辑。年轻编
辑看他急匆匆的样子，便问他在忙什么，他
说你来得正好，快帮我给这篇稿子另想一个
好标题。年轻编辑把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
遍后，略加思索便悟到了一个新的标题。石
学顺听后十分高兴，当即对年轻编辑说，就
用你想的这个题目！有时我们在稿件中对
有的问题处理得不清楚，或者用了新的提
法，他都会手持稿件，跑到编辑室来询问编
稿的人，要我们把问题进一步阐述清楚，说
明新提法的依据，绝不让稿件草率过关。

在报社，石学顺的廉洁自律、简朴作风，
更是有口皆碑。他虽为报社的领导，却从来
不搞特殊，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亲密无间，
和谐共事。在三年灾害时期，有的同志因为
饭量大、家里人口多，常常粮食不够吃。他
知道后，会主动把自己平日里省下来的粮票
赠给缺粮的同志。他经常从报社食堂买饭
带回家去，每次买饭时，他都自觉排队。有
时站在他前面的同志过意不去，便主动让他
先买饭，他总是说“不用”。他也从不要求炊
事人员给他特殊照顾。那时，社会上的商品
特别是食品，十分短缺，不少人都缺乏营
养。看到石总因营养不良患上水肿病后，大
家都很心疼他。有的记者到农村采访前，会
主动去问石总，要不要给他买点海参一类的
营养品，却都被他谢绝。是他不舍得花钱
吗？不是！他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比一
般群众好，也担心记者把东西买回来后，不
要他的钱。当时他家有四五口人，长期住在
三四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单位想为他调个
稍微宽敞一点的房子，被他婉言谢绝了。他
从不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他的小儿子不
到40岁便下岗待在家里，石总明知我与其儿
子所在的企业熟悉，却从不在我面前提此
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宁愿自己忍受困
苦，也不愿麻烦别人。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在人生
路上遇到了石学顺这样一位人师，是我的荣
幸！他的高贵品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于泽宜，笔名丁乙，《烟台日报》原副总编辑）

读书时，受同学张炜、矫健的影响，我
也爱上了文学创作，却苦于阅读太少、功
底浅薄，便开始扩展视野，大量阅读中外
名著。踏上语文教学岗位后，领导见我科
班出身，便安排我教高三。彼时，语文高
考试题相对简单，分数拉不开。语文要想
得高分，须在阅读、写作上下功夫。

紧张的教学让我没时间阅读大部头
文学作品，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提高学
生的读写水平。为了促进语文教学，我
爱上了读报纸副刊。不管国家级还是省
市级，每期副刊均有千字文，读到感动人
心的，我便及时读给学生听，偶尔也会把
刊物中的散文、小说推荐给学生。那时
我读得最多的是《烟台日报》副刊。读
后，我也会写一些散文随笔，寄给《烟台
日报》。偶尔发表，复印下来，阅读课发
给学生。我曾在《烟台日报》“半岛”副刊
发过《父亲的手》（编辑焦辰龙）、《母亲的
手》等文章。作文课上，我也让学生写父
亲、母亲的手，批改后，感觉没有上乘文
章，便把我的文章拿出来，让学生参考。
学生读了以后，我再让他们写第二遍。
作文收上来后，我选出几篇好的，再复印
给学生。

开始的两届高三毕业班，高考语文
成绩虽然还可以，但远远没达到我心中
的目标。我反复思考后体悟到，我忽略
了重要的环节——阅读。学生的脑子里
没有“米”，作文翻过来覆过去也就那么
一些家事、眼前事，记叙几乎是流水账式
的生活再现，虽然真实，却没有美感；议
论观点加几个常见事例的堆砌，没有深
度更没有新意。于是我改变了教学思
路，增加了自习课和阅读课。我会把每
期的《烟台日报》“半岛”副刊上的文章复
印下来，让学生阅读；报纸上有好的新
闻、典型人物的事迹，我也会介绍给学
生，作为议论文的论据。我还发动学生
回家搜集报纸，尤其是《烟台日报》副刊，
集中起来让学生们在阅读课上学习。我
还让学生们背诵好文章。比如，我把自
己在《烟台日报》副刊发过的《苹果的语
言》（2005 年 2 月 25 日）、《乡间胡同》

（2005年10月21日）、《老屋》（2005年12
月26日）、《四代人的嫁妆录》（2009年9
月4日）等十几篇散文拿给学生，让他们
反复读，先复述，后背诵。有的同行对此
不理解，说：“你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
学生有课本上的经典文章要背，背你的
文章干嘛？”我只能说，课本是为学生积
累基础知识用的，是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的重要载体，但并不适合仿写作文。而
我的一些千字文，从篇幅和立意上都跟
学生贴近，他们望之可以达之，甚至超
之。我还把自己高考时写作文的体会讲
给学生听。1977年恢复高考前，我手头
没有资料，全靠平日阅读自己订阅的《解
放军文艺》和矿里订阅的《人民日报》《大
众日报》《烟台日报》来积累写作素材。
那时我在矿上做宣传员，每期报纸，我都
从头到尾地看，重点阅读副刊和《解放军
文艺》，有的文章几乎能背诵下来。读
后，我会兴趣浓厚地写些随笔和散文。
记得里面有几篇纪念领袖去世的散文，
读后让我流泪，便仿写了我和师傅们为
领袖去世而悲伤的文章。1977年高考，
我见到作文题目《难忘的一天》，心中大
喜，当即重写起自己的那篇文章，顺利地
完成了作文。

我把这一经验用到了自己的教学
里，告诉学生备下足够的粮米，也许临场
能够仿写自己的文章。即便没有可以仿
写的，也可能会积累到适合的题材。这
不叫抄袭，这叫不打无把握之仗。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学生们写了十
几年作文，可到了考场，面对题目时仍有
不少人依然彷徨。在短短的不足一个小
时的时间里，要想写出一篇高分作文，即
便才高八斗，也可能会捉襟见肘。而我
的学生，在我的指引下读《烟台日报》和
其他一些报纸副刊，材料仓库储备充足，
每届高考时，语文成绩总要高出平行班
几分，这也算是一种成功吧。

（牛图，本名牟民，山东省作家协会
会员，栖霞一中语文高级教师。散文《在
刀子和玫瑰间行走》获2023年齐鲁青未
了散文大奖赛第一名。）

日日报教我如何做人报教我如何做人
□张志卿

副副刊引领读写课刊引领读写课
□牛图

躬耕报业躬耕报业竭尽所能竭尽所能
——《烟台日报》原副总编辑石学顺的故事

□丁乙

《《烟台日报烟台日报》，》，我的良师益友我的良师益友
□孙瑞

读报和
写作其实是
接受教育、
领悟思想、
积累知识、
升华境界的
过程。


